
     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

    
冬虫夏草（羽慕，h…羽人h系列之一…= =bbbbbbb)

这世上，有一味叫做冬虫夏草的药。

 

翳流的教主，南宫神翳喜欢美貌的事物。从前，他有两个好朋友，天来眼和芙蓉骨，由于禁药的失败，令这两人容貌尽毁，南宫神翳便毫不犹豫的抛弃了他们。

教主对慕少艾说起这些的时候，表面有些心不在焉，实则暗暗注意着药师的反应，慕少艾只是笑笑，

“那么教主是不是因为看上我的美貌才收留我？”

 

“哈哈……也许吧……认萍生……”

 

其实我更喜欢你做事的手段，还有杀人时魔鬼般的眼神……

 

……

化身成认萍生在翳流的日子对于慕少艾来说是个噩梦，他背叛了教主，他从没有后悔过，这是从一开始就排好的戏码，就算再不舍也要割弃。梦中一直都是那幅情景，神翳教主在他的面前倒下，眼中闪过一丝不可思议，当他明白一切的时候只是对着他笑，他将手伸向他的脸，慕少艾心中一窒，却没有任何动作，或者他想听他的遗言，也根本不想躲开，他根本没有杀他的力气了。于是在他临死前在他脸上留下了那道刻印，

“我真没想到……为什么……难道从一开始……可我还会回来……带你品尝地狱的滋味……认萍生……真不愧是我……”

 

以后慕少艾没有给教主复活的机会，便是他也可能一直害怕着比鬼还可怕的教主。

 

但这些也便是所谓的过往云烟了。

 

自从因为好色的关系输给素还真后，便住在了琉璃仙境的崖下，与活了上千年的鱼交了朋友，没事喂喂馒头之类的消遣一下，养了个名叫阿九的孩子，如同亲人般的宠爱他，任他玩弄自己长长的眉毛……烟斗中弥漫出的时间在不知不觉中，将自己的发染成了雪，可阿九仍旧是9岁的样子，心中隐隐犯痛。

曾经以为，他的一生会如此在平静中结束。

是剑子的到来打乱了他生活的步调，他如往常般医治了这个男人，开始剑子的心情并不好，被挚友圣踪背叛打下山崖，任谁都不会很高兴，不过剑子恢复得很快，并且很快和幽默的药师成了好友。两人聊天说起武林中的事，药师平静的心又起了一丝涟漪。

剑子每当说起龙宿的时候，便是满脸的忧虑，从他剑子式悲天悯人的叹息便可想象当时剑子头疼的样子，但药师发现此时剑子嘴角分明露出了微笑，他明白微笑的含义，他们都是同路人，天生属于运筹帷幄的心机男人。

 

第二次比试药师慕少艾终于赢了琉璃仙境，他有点觉得对不起素还真，崖下的日子也许会让这个万人迷感到相当的孤独，当然素还真自有自己的法门，慕少艾才不会相信他会乖乖呆在崖下，那便不是素还真了。

谈无欲或者会觉得更寂寞点，药师觉得谈无欲每次和素还真见面的表情和言语很有趣，那股较真的劲儿似乎有违无欲这个名字……

……

第一次见到羽人非獍的时候……

他让他看了一场血雨……

那是一个雪白的人影，碧绿的刀修长，他的刀很快，上面似乎沾不上血，可他的速度更快，还来不及惊呼，面上还是迷茫的表情，滚热的血还未滴下，下落的头颅还未沾地，便是毫无生机的利落。

他的眼神很深，药师从来没看到如此洞彻的双眼，将世间的至善至恶看得如此清楚，不仅清楚，更难得的是那份决断，似乎从不带任何迷茫。同时眼中隐隐含着痛，那是只有同样的人才能明白的痛，他的额头从来不展，他的表情永远冷静，他的话语使人深思。

他的名字，叫做羽人非獍。他使用一种绝美的刀法，从背后凝出纯白的六翼翅膀，如同他杀人的唯美，天泣穿过的身体，化成片片血花。

 

他离开了，慕少艾依旧怔在那里，他移不了自己的步子，亭子里的风铃在吟吟作响，药师的心情如同夜深时分孤灯晕黄的光，从未有过的迷茫，一个人的惆怅，是他的，更是自己的。于是他走上雪亭的台阶，没想到这一等便是三个月。

 

这世上能够让药师等上三个月的人不多，至少羽人非獍是一个。

 

或者是好奇，或者是他觉得他们似乎拥有同样的某种”东西”，原因并不是那么重要，慕少艾一直都是善于等待的人，在翳流等待杀戮的时机，在崖下等待复出的时刻，在这里等待的……他不知道，不知道才令人期待，因此慕少艾在三个月中都是如此的期待着。

 

当慕少艾几乎快有要用这一生等待的玩笑念头，那个人终于不紧不慢的走了上来，他的头依旧低着，衣衫仍旧雪白，眉头还是不展。他终于看到了他，嘴角一动，很快又恢复了平常，

 

“呼呼……你终于回来了。”

“你为什么还没走？”

“等你这个朋友。”

“朋友……”

“对，喝了这杯酒我们就是朋友。”

 

药师的酒量很好，一个要在翳流卧底的人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喝醉的，在这个江湖也是一样，醉便是破绽，醉便是输赢，醉便是生死。

 

药师没想到年轻的羽人酒量出奇的好，亭中的酒喝完了，他们来到附近的酒肆，由于地处偏远，店显得冷清而破旧。十几坛下肚，羽人脸色丝毫未变，眼神仿佛更为明澈，药师嬉笑如常，大多数的时间都是他在说话，羽人静静听着。

 

也不知他们喝了多久，一天？两天？或者是另一个三个月？

 

天亮的时候，他们暂时告别了，

 

在江湖，总有见面的一天，现在慕少艾是全体武林正义人士的领袖，同时邪恶势力对于在暗处牵制的羽人也相当顾忌。

 

再见是必然的事。

 

蛊皇从没想到，自己会是如此的死法。那个男人站在他面前，他已觉不妙，可当他刚开始说要解释的时候，他的头颅已在他的刀上。这让慕少艾很解气，同这个蛊皇也不知道纠缠多久了，三番两次想杀他总被他牵制着。羽人便是那么个人，对于恶人从不手软，如果换作素还真的话还要说上两句，其实换作任何人也许都一样。

 

也只有从罪恶之渊出生的男人，对待罪恶的方式会如此决绝。

 

慕少艾决定再次感谢他，当然还是请他喝酒。

 

“你有心事。”

“没什么。”

 

药师苦笑了一下，羽人便不再追问，继续喝酒。

 

“我也许应该回崖下。”

“还在为傲笑红尘的事自责吗？”

“不仅仅是傲笑红尘……如果素还真在的话，或许能做得比我好。我可能本来就不适合 这个地方，像我这样的人不适合当正派的领袖……”

 

正派的一再失利失去了傲笑红尘、佛剑、剑子等力量，再加上人们一向对于素还真的信赖感，因此对于慕少艾或多或少存在着一些怀疑。在众人面前慕少艾依旧自信坦然，可那份作为领袖的压力却是不能用嘴角的微笑所化解的。为了正义他可以随时牺牲自己的性命，可现在却已不得不牺牲最心爱的阿九。他很累，以前做为任萍生活得没有这样难受过，因为当时或生或死，也只是一个人而已。赌局只有在一个人玩的时候才尽兴，输了拉一帮子当垫背不是药师的作风。

 

他不自禁摸了摸脸颊上的刻印，也许当个坏人比较适合他，他知道他一旦杀起人会变得如同鬼一般。可他决定当个好人，济世的药师。

 

可他真的是吗？他不知道，他无法像傲笑红尘般的刚正不阿，像佛剑般的悲天悯人……他的心并不是那么纯白，他有他的一份自私，保留隐藏着一份黑暗，连他都不知晓。

 

羽人放下酒杯，定定地看着他，这份眼神让药师感到格外温暖，不知怎的心中的不安在他眼中溶化，他觉得他又醉了。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时候，他背上的温度，他衣服的香气……

 

“我相信你。”

 

便是这么一句话，药师觉得够了，比千言万语、任何安慰都有价值，千言万语是虚的，任何安慰是假的，羽人非獍信任慕少艾，至少这是真的。

 

羽人非獍习惯刻意与人保持距离，一个生长在罪恶坑的人不善于用有相信人这类的信仰，那只是个玩笑，孤独缺曾经这么对他说。

 

但这并不是主要原因，他只是内向，他认为自己的不幸会祸害其他人。

 

因此他孤独至今……

 

那天他杀了一个人，杀的人不是一个坏人，说是好人也不为过。是在一场美丽幸福的婚礼上，这令他更觉得自己是带来不幸的人。那对夫妻向他敬酒的时候，他额上的冷汗不住，红色的新娘礼服瞬间模糊了他的视线，仿佛是条件反射般，他用天泣穿过了新郎的身体……

这是羽人生平第二次进入完全混乱的状态，第一次的时候是在十年前，他用一把刀杀死继父和亲生母亲的时候，他也是如此慌不择路地逃跑，这时的他头脑空白，连心跳和呼吸都可忘却。

 

药师仿佛觉得自己在做一场噩梦，可惜不是梦，他只能拼命的寻找，寻找到的时候已是满布伤痕的羽人，却忘却了自己一路上所受的伤。

 

羽人清醒的那刻，他看着为他受伤甚重的慕少艾，哭了，如同委屈的孩子，将一切压抑的痛苦用眼泪的方式释放。药师将他的头拥入怀抱之中，露出欣慰的笑容。

 

在慕少艾决定的前一天，他和羽人做爱。解开他衣裳的那瞬间，可以感受到羽人激烈的颤抖，可他没有阻止，静静地任他施展。慕少艾用他的手褪去了自己的衣服，雪白的肌肤连少女都难以相比，他用手指摩挲他逐渐发热的胸膛，柔柔亲吻他的唇、他的私处……轻轻纳入自己的身体，缓缓与之合二为一，继而终于发出如释重负的轻叹……此时的羽人随着慕少艾的摇摆，觉得自己如同被风温柔吹拂，舒服的感觉令他也忍不住呻吟，没有任何刻意的忍耐和过分炙热的欲望，他们在该释放的时候同时释放了，一切自然得如同一起喝酒聊天。

 

羽人得知慕少艾死讯的那天，拉了数天数夜的胡琴。

会说话的鱼儿于是不再忍心责怪羽人，每当听到琴声便冷不住落泪。

 

冬虫夏草，终究只是已死去的残骸而已。

 

––––––—（END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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